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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语与西方语言词特性的差异的思考 

盛 谏 

    表面看来，汉语词汇的类型与西方语言词汇的类型十分一致，都有单纯词（ 西方语言没有“单纯

词”这一说法，但其单语素词和自由形式语素即相当于汉语的“单纯词”），派生词（又称附加式合成

词），复合词（复合式合成词），好像差别不大。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汉语的单纯词极大多数是单音

节词，汉语的派生词数量很少，复合词则极为丰富。汉语的复合词不仅数量多，还有许多西方复合词不

具有的特性：1）有多种构成方式，如联合式、偏正式、动宾式等；2）由为数不多的常用单纯词（约两

千）可以组成超大量（现已超过二十万）含义明确的复合词，多数复合词的词义可从参与合成的单纯词

词义推测出来，例如本文中作者将词汇“语流”分化为“语意流”与“语音流”，不需任何说明，读者

对这两个新创词的含义就已经明白；3）这种合成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根据造句遣词的需要随时合

成新的合成词或删略成单纯词或刚略后重组同一词义的合成词，也可以添加单纯词使合成词的词义更明

确或更生动（如动宾合成词“伤心”可添加成“伤透了心”）。换句话说，汉语的合成词是不固定的，

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无论是否识汉字，都有进行合成、节略、添加单纯词的能力且在讲话及听话时随时

随意进行这项工作。例如改革开放之初, 一种以工具车名义进口不少中型汽车, 许多单位用来载客，老百

姓由车的形状联想到面包, 便出现了“面包车”这个合成词。后来面包车用作“的士”（出租汽车），

又节略重组出“面的”这个词。西方语言的词汇则恰好与之相反，单纯词的多数是多音节词，派生词极

为丰富，复合词数量在总词量中只占很少比例（以复合词多著称的德语也不能与汉语相比）而且复合词

的构成方式不多，复合却十分牢固。 

    对语言起源的探索使我们对造成汉语与西方语言这种差別的原因可以从本质上进行说明：它源自语

言初创时期采用了不同的区分同音的方式。由于一方面，任何语言所含的语音音素及音节的数量总是有

限的，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表达的事物和概念大量增加，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同音词

区分问题。 按照数学的排列组合自然规律，增加单词的平均音节数是增加区分因素的最基本途径，而

增加单词音节数有二种方式。汉语主要采用单音节单纯词组成复合词的方式来增加单词所含的音节数

（其中以联合式复合词，如“土地”、“弯曲”，区分同音的目的最明显，因为其中两个单纯词与合成

词都是相同的意思 而且往往可省去其中的一个单纯词，说明这种合成纯粹为了“听起来能明白些”，

也就是为了区分同音词 ）。西方语言以增加音节和辅音群来区分同音的单纯词，所以西方语言的单纯

词多数为多音节或含有辅音群， 西方语言中就没有用两个相同意思的单纯词组成的复合词（盛谏、盛

开，语言起源的口势示意说， 语音象征与语言起源，语言文字网www.yywzw.com，2005 ）。 

    区分同音方式的不同造成语音流中词界形式的不同：西方语言的单纯词多数为多音节并包含辅音

群，与此相适应，西方语言除了与汉语一样有句重音之外还有词重音，词重音的作用就在于区分语音流

中音节数多少不定的词界 。他们说话和听话是以至少有一主重音的音节群（以下简称为音群）为单位

进行的。以英语为例 ，读“our”时，它是带重音的音群连续一次说出（音节间存在协同发音

coarticulation，参见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p15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听者连续听完整个音群径直（一步到位）理解它的词义为“第一人称复数所有格”，

“teacher”也是一次读出，听者径直理解为“老师”。汉语与之不同，汉语的单纯词大多为单音节

（多音节的单纯词，如联绵词，所占比例很小，而且形式上也由声韵母拼成的单音节的语音组成），因

此在语音流中单纯词以声韵母组成的音节为词界；汉语的多音节词以单音节的单纯词为基础。因此我们

汉语只有用来辅助区分同音的声调而没有用来区分音群的词重音，说话和听话完全可以以声韵母组成的

单个音节为单位进行。例如读听汉语“我们的师生关系十分融洽”这句话，读者可以一个一个音节地匀

速地唸，听者可以一个一个音节地听。听到 第一个音节“我”，先理解为“第一人称单数”，继之听

到“们”，改 理解为“第一人称复数”，再听到“的”改理解为“属格”，听到“师”，自添一音节

理解为老师，接着听到“生”，又添一音节理解为“学生”。当然人们平时不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以均

匀的间隔均说话的，上一例句通常说成：“我们的  师生关系  十分融洽”或“我们的  师生关系  十

分  融洽”。又如句子中若有专名词组一般连在一起说（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会按词分开说

（如“中华  人民  共和国”）。短句，如“这人真好！”，通常分成两部分说：“这人 真好！”。

我们以为， 汉语具有“重意不重形”的特点，西方语言有许多形态标志，我们汉语都没有。说汉语的

人脑海里存储了许多意思相对完整的“意思群”（以下简称为“意群”），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师生关系”，“真好、真坏、真热、真凉”，“这个人，那个人，这批，那批”等，思考或说话时就

直接加以利用，将要表达的总的话意按意思的相对完整性分为“意 群”一群一群地依次组成语意流，

既便捷又能把话意表达清楚，避免歧义。语意流中“意群”一群群想出来，在语音流中音群就一个个说

出来。这种意群可以是单词，也可以是自由词组，也可以是固定词组（专名和成语），也可以是意思相

对完整的别的既非词也非词组的群体。助字“的”“地”有时与前面的词连在一起，构成一个意群，如

“创造性地实现了…”一般唸成“创造性地  实现了…”而不是“创造性  地  实现了…”。又如同一

个介词词组（介词结构）“于1935年”， 它在前置与后置时的唸法不同，前置时“于1935年”是一个

意群，唸成：“于1935年  生”；后置时“生于”是一个意群，唸成：“生于  1935年”，而英语中介

词词组就没有这种现象。在过去没有扩音设备的时代，演说者或军政领导为了便于听众听清和理解所说

的内容，往往将句子分为一个个意思相对完整的语言群，中间加上较长的时间间隔，形成一种做大报告

的特有腔调，实际上就是对“意群”的利用。作者认为“意群”是汉语 词界和词组不明确不固定带来

的特有的语言心理现象，並非作者杜撰，它对构建汉语与理解汉语有重要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 

    西方语音中两个单纯词一旦复合后，原来两个单纯词的重音就合併成一个主重音，标志着语言流中

原来的两个音群就合并和固化为一个音群，表明它已经固化为一个词。例如当black与board合成一个词

blackboard，主重音只有一个‵blackboard。派生词的情况也类似。 因此 西方语言中重音的变化不仅

具有众所周知的转化词性（如名词与动词间的转化）的功能，而且我们认为还有固化音群的功能。这种

固化功能还表现在语音的缩略上，如I'm，he's，don't……它们不是合成词，仅仅因为口语中重音的合

併而固化成一个音群。相比之下，汉语语音流中作为一个 合成词“黑板”（专指粉笔写字用的板） 的

音群， 与词组“黑狗”、“黑猫”的音群在发音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不仅说明汉语不存在这种固化

音群的语音机制 ，同时也说明在语音流中，汉语的词与词组、短句相互间没有什么可用来区别的形式

特征。 我们认为，汉语词的划分和固化，无论按文法性质、词义性质和语音性质都有困难，根本原因

可能就在于汉语语音流的这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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